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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目的是对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IU）对焦虑影响及机制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IU是指个体

无法忍受因感知到缺乏突出的、关键的或充分的信息而产生的厌恶反应，具有个体倾向性。IU在焦虑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

作用，但具体过程和机制尚不明确。本文就 IU对焦虑的影响进行综述，并从认知、情绪和行为三个角度阐明其对焦虑产生和

发展的作用机制，为预防一般焦虑情绪发展为焦虑障碍以及研发新的心理干预与治疗策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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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view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IU） 
on anxiety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IU refers to the individual's disgust response due to the intolerance of perceived 
lack of prominent， critical or sufficient information， and it has individual tendency.  IU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anxiety， but the specific process and mechanism remain unclear.  This paper reviews the influence of IU on anxiety， 
and clarifies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on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x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gnition， emotion and 
behavior，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preven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 anxiety into anxiety disorders and developing new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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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当人们无法得

知某种结果发生的概率，由此引发的焦虑抑郁等负

性情绪对个体心理健康可能存在巨大威胁。根据

郭菲等［1］2020 年进行的中国民众情绪健康状况调

查，有 22. 4% 的调查对象存在明显的焦虑表现。

2021年，沈彦等［2］在重庆市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有

34. 6%的青少年正在体验焦虑，焦虑正以远超人们

想象的严重程度影响人群的心理健康。因而，探索

焦虑的具体产生机制对于维护个体心理健康、提高

生活质量具有深远意义。理论和经验证据均表明，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IU）在

焦虑的发生和维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3-4］。面对

环境中不确定的信息，正常人往往可以良好地处理

应对，而部分对不确定性较为敏感的个体，则倾向

于将这些不确定的信息看作威胁，并引发一系列过

度担忧的情绪以及消极的行为反应［5］。张笑盼等［6］

研究表明，焦虑障碍患者的 IU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

人。此外，多项研究显示，IU 与焦虑之间存在多种

中介因素［7-8］，如心理灵活性、记忆偏差与解释偏差；

IU 同时也作为中介因素参与其他因素对焦虑的作

用过程，如正念可通过 IU 对考试焦虑产生影响［9］。

总体来说，IU 与焦虑密不可分，未来对焦虑研究的

关键内容之一是阐明 IU 诱发和维持焦虑的作用机

制［10］。本文从认知、情绪与行为的角度，分析 IU 对

焦虑的作用机制，以期为焦虑的预防与治疗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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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来源与检索策略　

1. 1. 1　资料来源　

于 2022 年 6 月-9 月对中国知网、万方、Web of 
Science、PubMed数据库进行检索，检索时限为建库

至2022年5月1日。

1. 1. 2　检索策略　

采用主题词检索，检索词：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焦虑（Anxiety）、情感障

碍/情绪障碍（Affective disorder）。中文检索式：“无

法忍受不确定性”；“无法忍受不确定性”and“焦

虑”；“无法忍受不确定性”and（“情感障碍”or“情绪

障碍”）。英文检索式：“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and“Anxiety”；“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and“Affective disorder”；“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and （“Anxiety”or“Affective disorder”）。

1. 2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研究对象存在焦虑的文献；②与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有关的中英文文献。排除标准：

①无法获取全文的文献；②重复的文献或质量较低

的文献。

1. 3　文献筛选与质量评估　

由 3名研究者独立进行文献检索。剔除重复文

献后，通过阅读文献标题和摘要进行初步筛选，再阅

读全文，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筛选文献。对于有争

议的文献，征求指导老师的意见。文献整体质量较

好。若研究内容相似，则取证据等级较高的文献。

2 结  果  
2. 1　纳入文献基本情况　

初步检索共获取文献 444 篇，其中中文文献

167篇，英文文献 277篇。通过对文献标题、摘要及

全文进行阅读，最终纳入文献 31篇。文献筛选流程

见图1。
2. 2　IU的定义　

IU 的定义最早是由 Freeston 等［11］提出，认为 IU
影响着“不确定”和“焦虑”之间的关系，是对模糊性

情境和未知事件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此后，

IU 的相关研究不断受到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

IU的定义也不断被修订，定义的方向逐渐从认知过

渡到消极信念再到个性特征。直到Carleton等［12］从

各方面综合了未知与不确定性的相关模型，提出了

一个目前学术领域使用最多、认可度最高的定义：

IU是一种性格无能，表现为个体无法忍受由不确定

性感知引发和持续的厌恶反应。

2. 3　IU对焦虑的影响　

IU 被认为是一种与许多疾病相关的跨领域诊

断因素。既往研究表明，IU与情绪性疾病之间的关

系是由认知和行为脆弱性介导的［13］。认知脆弱性

反映了个体处理负性情绪的能力，与焦虑、抑郁等

情绪的发生发展相关。根据Barlow［14］的三重脆弱性

模型，情绪障碍是一般的生物和心理机制的功能障

碍，可分为有共同核心因素或症状的特质型疾病与

具有某种能够使其与其他同类疾病相区分的特点

的障碍特定型疾病。IU 包括特质型和障碍特定型

两类：特质型 IU 反映了个体对未知的广泛性恐惧，

可能增加多种情绪障碍的易感性；障碍特定型 IU则

指向每个疾病背后的特异性病因，如抑郁症患者的

负面元认知以及社交焦虑患者对负面评价的恐惧，

可能会影响不同情绪障碍的表现和发展。

IU水平与高水平特质焦虑相关，是焦虑的认知

脆弱性因素，对焦虑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显著影

响［15-18］。根据Dugas等［19］提出的 IU模型，IU、对担忧

的积极信念、不良的问题导向以及认知回避是导致

担忧的重要成分，其中 IU是导致担忧产生进而发展

为焦虑的重要过程变量。虽然早期的研究总是将

担忧与焦虑联系起来，甚至有学者认为两者可以等

同［20］，但随着近年来相关研究的逐渐深入，现在的

学者更认可担忧是 IU 导致焦虑的途径，即 IU 水平

越高，担忧水平越高，焦虑程度也越严重［19］。

面对不确定的情况，IU 会诱发个体产生“如果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图

Figure 1　Flow chart of literatures 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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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这种情况怎么办”的负面假设并衍生担忧情

绪，担忧是个体详尽地思考未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并以此来尝试减少不确定性的一种表现，同时还伴

随着“担忧有助于问题解决”的信念以及较差的问

题导向，即对解决问题持怀疑态度。这一系列不当

的认知与情绪反应削弱了个体解决问题的能力，抑

制了行动，并增加了个体对不确定性的回避。在短

期内，担忧有利于个体应对不确定性；但从长远来

看，长期的适应不良往往导致更大的情绪困扰，使

得担忧进一步发展进而产生焦虑［17-20］。

2. 4　IU对认知、情绪和行为的影响机制　

2. 4. 1　认知方面　

2. 4. 1. 1　对担忧的积极信念、认知回避及消极问题

导向　

根据 IU 模型，IU 通过三个变量引发担忧：对担

忧的积极信念、认知回避和消极问题导向［21］。对担

忧的积极信念是指个体相信担忧有助于预见最坏

的情况，为避免出现糟糕的结果做好准备［21］。高 IU
水平的个体会发展并保持这些信念，通过对可能发

生的负性事件做好心理预期来增加自我安全感。

但由于担忧的事件很少发生，这些信念反而得到强

化，促使担忧进一步发展并保持。认知回避是个体

为了避免闯入性思维（指恐惧情境及其伴随的可怕

后果）所引起的负性情绪而产生的行为［21］。与行为

回避类似，个体通过认知回避避免过分暴露于与威

胁相关的刺激中，进而减少焦虑。消极问题导向是

一种对问题持悲观态度、将问题视为威胁并怀疑自

己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普遍趋势［21］。IU 水平高的个

体坚信自己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会遇到困难，由于问

题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解决，故而焦虑不断产生。

预期性焦虑与抑制性焦虑是 IU的两个成分：预期性

焦虑反映了个体对可预测性的渴望，代表 IU的认知

维度，是担忧的主要成因；而抑制性焦虑表示不确

定性对个体行动或经验的抑制程度，代表 IU的行为

维度。研究表明，预期性焦虑主要体现在个体保持

对担忧的积极信念，希望通过担忧预见最坏的情况

并做好准备，以此来满足自身对现实可预测性的需

要；而抑制性焦虑与消极问题导向密切相关，在问

题无法解决时，焦虑就会不断增强［22］。

2. 4. 1. 2　对不确定信息的消极解释　

IU水平高的个体倾向于以消极的方式解释不确

定的信息，将不确定视为应避免的威胁。Arditte Hall
等［23］通过研究 IU对歧义句子解释的影响，发现预期

性焦虑和抑制性焦虑对威胁相关解释偏差有明显

的预测作用，即 IU水平高的个体更有可能以威胁的

方式解释歧义句子。在面对歧义句子时，预期性焦

虑水平较高的个体难以忍受不确定性或歧义带来

的痛苦，在解释句子含义时表现出一定的困难，做

出正确选择的反应时更长。但在不确定性或歧义可

以避免的情况下，抑制性焦虑水平较高的个体通过

快速反应来避免不确定性带来的痛苦，其对刺激的

反应速度反而变快。这表明，抑制性焦虑水平较高

的个体可能倾向于对威胁作出冲动解释。彭雅楠

等［8］研究也表明，IU 水平高的个体存在一定的信息

加工偏差，倾向于对不确定性情境做出负性解释。

根据认知理论强调的适应不良的信念与信息

加工之间的关系，个体对不确定性的难以忍受可能

存在两个信念：不确定性具有消极影响；不确定性

是不公平的。具体而言，“不确定性具有消极影响”

的信念代表了对个体内部不确定性的状态和含义

的看法，与内在性质的情况更密切相关，这通常会

引起回避反应，即个体努力避免一切与不确定有关

的状况。“不确定性是不公平的”这一信念代表了个

体对外部环境的看法，更多地与事物的外部性质有

关，因而，个体在这种信念主导的情况下会保持高

度警惕，验证是否存在不确定性，并表现出接近的

反应，积极参与以改变不确定的状态。有研究表

明，“不确定性是不公平的”信念对消极和模糊情境

的解释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24］。

2. 4. 1. 3　有偏回忆　

对不确定性刺激的有偏回忆影响个体对不确

定性事件的反应。有偏回忆是指 IU 水平高的个体

往往更关注刺激的消极方面，在回忆时存在偏

差［25］。研究表明，IU与注意网络的警报功能存在独

特的关联，在信息处理过程中，IU 水平高的个体对

不确定刺激的注意投入更多，对刺激的不确定方面

更敏感，并对刺激的不确定方面更关注［26-27］。

2. 4. 1. 4　较差的灵活性和想象困难　

IU也与个体较差的灵活性和对未来结果的想象

困难有关，这通过心率变异性（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表现出来。HRV 的高频成分（HF）反映呼吸

活动最后通过心迷走神经纤维传导的调制作用而

引起的心率波动变化，低HF-HRV往往代表较差的

灵活性和适应性，与抑制不必要想法的能力困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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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是担忧过程中的自主反应表现，通常被看作是

焦虑发作的特征。研究表明，IU可以预测个体在担

忧期间HF-HRV的降低，个体在应对未来可能发生

的负性事件时，存在更大的想象困难，并高估这些

事件的严重性，影响个体在面对不确定性情况下的

自主反应，使焦虑不断加重并难以摆脱其困扰［28］。

2. 4. 2　情绪方面　

情绪自我调节是个体将自身当前情绪状态与

期望状态进行比较并采取策略以实现期望的过程。

研究表明，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有限是 IU产生焦虑

的重要原因［29］。IU 水平高的个体将产生的负性情

绪视为威胁，感到不知所措，并无法使用合理有效的

调节策略来缓解这些情绪，因而持续处于担忧状态。

与此同时，个体无法控制地在脑内重复关于潜在负

性事件的一系列想法，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往往高

估未来结果的负面性，最终泛化为焦虑症状。这也

是不同 IU 水平的个体情绪调节策略使用偏好存在

差异的原因，IU水平高的个体往往经历了更大的压

力和担忧，认知僵化，难以通过认知重评来调节情

绪，他们会更多地转向表达抑制策略或分心策

略［29-30］，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焦虑情绪的缓解。

2. 4. 3　行为方面　

行为方面主要是通过适应不良的行为产生焦

虑［17］。IU 水平高的个体倾向于详尽地预测未来事

件发生的各种可能性，以缓解不确定性带来的紧

张。但也由于他们需要想象各种可能性，反而不能

将有限的认知资源用于有效的问题解决，也不能同

时调节其他的不适情绪，故而可能会出现一系列适

应不良的行为［31］。研究表明，预期性焦虑通过担忧

影响焦虑，而抑制性焦虑增加了消极应对、加剧担

忧，最终导致焦虑。在面对不确定性时，预期性焦

虑水平高的个体可能倾向于通过担忧（即思考事件

的各种可能性）来形成对未来更全面的认知，寻求

可预测性以消除不确定性带来的痛苦，但这种途径

往往是徒劳的，反而会导致个体产生更严重的焦

虑。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抑制性焦虑水平高的个体

更倾向于使用消极的应对策略，比如推迟行动或者

做出决策，阻碍问题解决和行动自我调节，导致焦

虑程度加重［19］。也有研究表明，抑制性焦虑主要导

致消极应对策略的使用增加，而非积极应对策略的

使用减少［24］。

信息寻求是 IU 水平高的个体用于减少不确定

性的主要方式。广义不安全压力理论［32］认为，IU水

平高的个体发展并保持高度焦虑，且对证据需求的

增加以及由此产生的过度的信息寻求行为表明他

们可能无法做出“目前情况是安全的”准确判断。

Brosschot等［33］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观点，预期性焦

虑水平高的个体对不确定情况的辨别能力存在缺

陷，因而他们很难满足于目前已有的“安全”的证

据，进而表现出更大程度的焦虑以及更多的信息寻

求行为。

3 小结与展望  
本文从认知、情绪和行为三方面阐述了 IU对焦

虑的作用机制，为明确焦虑成因以及预防一般焦虑

情绪发展为焦虑障碍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也为

焦虑障碍及其他情感障碍患者的心理干预与治疗

提供了新的视角。但由于目前对 IU 的测量依赖于

自评量表，可能存在自我报告偏差，对研究结果有

一定影响。未来可以更多地关注 IU 形成的相关因

素，探索其作用的脑神经机制，同时也要考虑文化

差异对 IU产生与维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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